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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地

马家和李家是仇家。马家和李
家的仇结了近三十年了，那时马立
业和李元茂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
子，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媒婆李
婶儿把临村的腊梅姑娘介绍给了李
元茂，两人彼此也存有好感，就对
外公开了恋爱关系。可是交往不到
半年，腊梅就主动提出要与李元茂
断绝来往，进而与马立业好上了。
李元茂不甘心，找腊梅问个究竟，
腊梅说没有原因，就是觉得马立业
比他好。李元茂很是窝火，就去找
马立业讨个说法。马立业说他没有
说法给他，决策权在腊梅手里，腊
梅想跟谁好就跟谁好。

李元茂咽不下这口气。虽说腊
梅还不是他媳妇，但孙村的男女老
少有谁不知道腊梅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李元茂还是找了一个借口与马
立业打了一架。

那一架没分胜负，马立业的鼻
子被打出了血，李元茂的眼睛被打

成了熊猫眼。孙村的人都知道他们
两个是为了腊梅而打的。人们谴责
马立业不厚道，指责腊梅不正经，
认为李元茂窝囊。但马立业照样吹
吹打打地把腊梅娶回了家。

马立业和腊梅结婚的那天，李
元茂在自己家里喝得酩酊大醉。李
元茂的父亲骂他是窝囊废 , 并发誓
一定要给儿子找一个比腊梅强一百
倍的媳妇。李元茂的父亲有这个能
力，因为几年前他曾经是孙村的支
部书记，只因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
不当下了台。李元茂的父亲说到做
到，没出半年，李元茂就把貌美如花
的田英给娶回了家。孙村的人认为
马立业和李元茂在婚姻上算是打了
一个平手，从此两家就断绝了来往。

两家暗中互相较劲。马家盖了
新房，李家马上跟上，并且盖得还
要气派。李家买了机动三轮车，马
家立马就添置。反正只要李家有的
马家立马就得有，只要马家有的李

家马上就置办。两家都可着劲的过
日子，唯恐被对方小看了。但有一
件事，马家比不上李家了。那就是
腊梅给马家生了一个丫头，而田英
却给李家生了一个小子。于是马家
就改变了策略，希望这丫头将来能
比李家的小子有出息，为此给丫头
起了一个大气的名字——— 马凤鸣。
没想到李家也是这么想的，一定要
让自家的小子大大超过马家的丫
头，就给小子起了一个更为霸气的
名字——— 李龙飞。

马凤鸣比李龙飞大三个多月，
从上小学到初中两个人就在同一个
班。由于马立业和李元茂的督促，
两个孩子成绩都出奇的好。

后来马凤鸣和李龙飞又都去了
县城读高中，还是比着学。再后来
两个人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大学
毕业后又都留在了省城。马立业为
女儿高兴，李元茂为儿子骄傲。

可是谁也没想到，马凤鸣和李

龙飞却偷偷地相爱了，又自作主张
领了结婚证。

马立业问腊梅，“我们怎么
办？这个不争气的丫头。”腊梅
说，“要不我去找田英。”马立业
叹了口气，“看来也只有这么办
了。”李元茂问田英，“我们怎么
办？这个没骨气的东西。”田英

说，“要不我去找腊梅。”李元茂
叹了口气，“也只能这么办了。”

今年五一节，李龙飞和马凤鸣
在老家孙村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婚
礼。婚礼上李元茂和马立业指着一
对新人咧着大嘴说这就是强强联合
啊，将来要是生个小宝宝定能成龙
成凤，哈哈哈……

乡土记事

冤家喜事
薛立彬

他成为我的同桌，是意料之内
的事情。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本
来就是黄金搭档。我们坐在教室的
最后一排。只要不说话，不吃零
食，不影响其他同学听课，那么，
你睡觉也好，看课外书也罢，都不
会有老师管你。

我们在虚度的青春里相识，并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把他的所有
小说借给我看，而我则经常帮他出
整人的馊点子。我说他是我的财
神，他说我是他的狗头军师。再后

来，他喜欢上隔壁班的一个女生，
天天吵着要我帮他写情书。

这小子够懒，情书帮他写好之
后，他连抄都懒得抄，直接递给人
家。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激动得像
个 神 经 病 ， 问 我 不 下 一 百 遍 ：
“喂，你说她会不会喜欢我？”
“要是她拒绝我怎么办？”

回答来回答去，还是那几个了
无生趣的问题，最后搞得连前排同
学都觉得我和他像是复读机。最后

一堂是政治课。老师在黑板上写，
矛盾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特殊
性。这句话说完不到三分钟，就得
到了实践的充分证明——— 那女生既
没同意，也没拒绝，因为她压根就
没打开看过。她把那封情书直接交
给我们班主任去了。

就在我那朋友即将大难临头的
时候，我忽然热血沸腾，挺身而出。

我说，虽然情书下面落的是他
的名字，但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恶作
剧而已。他对此事不知情。不信，
可以拿那封信来对笔迹。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的豪迈之情似乎把他给感染
到了。他也一个激灵站起来，说自
己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俩人像是梁山结拜的兄弟，为
到底谁先死而争得面红耳赤。最

后，班主任彻底火了，说我和他是
典型的江湖混混，一身的流氓气。

因为没有触到早恋这根高压
线，所以，我和他只是按照违纪论
处——— 升旗台下，两百个俯卧撑。
这两百个俯卧撑差点没要了我和他
的小命。我俩趴在大太阳下面，一
边咒，一边做。

再后来，我被勒令留级，他退
学走出了学校。

听说他爸在城北开了个汽车修
理厂，他在里面跟着师傅学手艺。
我没去找他。因为家里日子过得十
分窘迫，根本没有那份闲情逸致。

很多年后，下乡采风，偶然碰
见，才知道他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修理厂倒闭，欠了不少钱，这些
年，他在乡下开了个养鸡场，效益
还算不错，不但把债还了，还有了

点小积蓄。
前几天买房，首付差几万，心

里正烦，刚巧他来电话，就朝他抱
怨了一通。两小时后，他骑着摩
托，灰头土脸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说：“兄弟，我这儿只有两万，
看能不能帮上忙，你先拿着用，有
了再给我。哦，还有，这是五十个
土鸡蛋，自己养的鸡，没喂饲料，
香着呢，专程提来给你尝尝。就这
样，不说了，养鸡场那边没人看，
我还得回去照应——— ”

话没说完，他就骑着摩托车，
走掉了。我站在细雨中，忽然有种
想哭的冲动。

我以为，很多情谊就跟山茶一
样，迟早会被烈夏冲得四处飘零，
却忘了，只有花儿才记得，到底春
风何时来过。

花知道，风来过
李兴海

栓婶地里的花生丢了。
那天早晨她到地头查看花生

时，发现少了 10 垄花生。栓婶丈夫
在海里打渔，勤快的栓婶干农活不
比男人差，摆弄地像伺候孩子，花
生饿了喂化肥，渴了抽水灌，谁的
花生都没有栓婶伺弄得好。透成的
花生说丢就丢了，咋不叫她疼心？

栓婶为丢花生的事三天三夜没

合眼，村里几个三支手老在脑海里
转悠，数来数去，属满远是第一嫌
疑犯。过去满远是三只手，不是他
能是谁？不过，前些日子，村里有
人做媒，要女儿芳子介绍给满远，
想来满远个子高，会修理机器，只
是有“偷”字就叫栓婶凉心，所以
栓婶压根儿不同意这门亲事。即便
芳子喜欢满远，没有当妈同意也不

成。
正想着，芳子下班回来，栓婶

眼睛呆滞地看着女儿，芳子忙上前
摸了摸妈妈的头。栓婶说：“芳
子，咱花生丢一大面子，今年别想
卖钱了。”栓婶眯缝眼睛看女儿，
说：“我琢磨是满远。”芳子一
听，吃惊地问：“你就不能寻思别
人，专盯满远。满远小时犯过偷的
毛病，现在不是好了吗？”

芳子忽然想起啥，赶忙跑出
门。抽袋烟的功夫，一个高挑个、
两手沾着油污的年轻人站在门口，
栓婶却装作视而不见。过一会儿，
她边拾掇碗筷边说：“还有脸进我
家门！”满远瘪着嘴唇瞧着芳子，

看芳子眼神行事，大胆向前迈一
步，说：“栓婶，那花生……对，
是我……我偷的，您想怎么处置我
都行。”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种人就
欠劳动改造，那好，秋收正缺帮
手。不过吗，话说头里，你给我秋
收是弥补给我的损失，与俺芳子半
点边沾不上。”满远满口答应，同
时诡秘地笑了。

栓婶男人张栓打渔回来，当他
路过自家责任田时，惊奇地发现地
里花生、玉米都利利索索收拾了，张
栓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往年大都
等着自己回家秋收，今年这是咋的？

栓婶把丢失花生，怎样惩罚满

远劳动改造的事儿板板眼眼絮叨
了。张栓一听，说：“坏事了，坏
事了。那花生是和我伙计出海路过
咱花生地时顺手拔上船吃了，因走
得急，没能告诉你。”栓婶一听，
身子摇晃几下，差点晕倒：“你说
啥，你拔的花生，哎妈呀，这可冤
枉满远……”

不知啥时，芳子和满远已站在
院中央。此时，屋里“噼啪，噼啪”两
声响，接着饭桌上出现两碗热气腾
腾荷包蛋：一碗给张栓的，一碗给女
婿满远的。张栓私下问栓婶：“你还
蒙在鼓里，人家满远用苦肉计来感
化你这个丈母娘，这下你该满意了
吧？”栓婶脸刷地变红了。

小小说

秋天里的故事
王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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